
我的故事 ~ 20. 特殊代表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愿做一个特殊的代表，也努力做好一个

特殊的代表，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中国人在澳洲

该做的事。”

我的老家，在苏州的张家港，传说是当年元朝时蒙古人打仗到过的地方，盛极一时。

破落以后，很多人隐姓埋名留了下来，而有一支人就改姓，成了缪姓家族。所以，我

们缪姓人实际是蒙古人的后代，还是成吉思汗阏氏的那一支。每当说起这个，我总觉

得，自己与生俱来就该干一番大事，先辈遗下的德泽，该好好珍惜。

我 是 1 9 9 3 年 来 的 澳 大 利 亚 。 用 四 个 字 来 形 容 我 来 澳 洲 的 原 因 ， 那 就 是 “ 曲 线 救

国”。1990年我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大学，继而就去了加拿大位于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我的硕士学位。碰巧那时，加拿大的家属探亲签证出了点问题，我妻子连

去那里看我都去不了。也是机缘巧合，又加有点郁闷为之，本想留在加拿大的我一气

之下申请了澳洲这里的技术移民，结果，还真申请上了，接连着1993年我们全家也都

顺利地办好了移民。于是，我就“误打误撞”地和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牵扯上了关系，

现在看来，还是一辈子。

其实来之前，我对澳大利亚一点了解都没有。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了解，那就是我还

知道悉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歌剧院，  除此之外，连澳洲的东南西北有哪些个城市都不

甚知晓。只是单纯地因为加拿大留不下来，才跑到了这里。说来真有一种被“发配”

的感觉。所以，自然而然地，澳洲给我的第一印象，也不是那么地可亲可爱。说是技

术移民，只是可以过来，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但来了以后做什么，还是要我自己选

择。对于我来说，读书这一条路立马成为了眼前最明朗的选择。既然已经在加拿大拿

了我的硕士学位，我当然不想放弃。幸运的是，我在悉尼的Macquarie大学遇到了我

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师姐，她那时已经毕业，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

研 究 组 织 （CSIRO） 的 海 洋 学 院 做 副 院 长 ， 她 说 她 手 上 正 好 在 研 究 一 个 课 题 ，

是Macquarie大学和CSIRO联合搞得，也能提供比较丰厚的奖学金。我一听，既是专

业对口，还有学姐帮衬，也有资金支持，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很快同意了，开始

在Macquarie大学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因为跟着师姐做课题，而师姐后来辗转把实验

室搬去了堪培拉，于是，我也跟着跑去了堪培拉。在1996年快读完的时候，有一次偶

然发现当地的气象局正在招聘预报员。我做得都是跟气象有关系的理论研究，便毫不

犹豫地申请了，也成功申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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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底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六七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待在气象局里。从申请成功

到培训上岗，再到主持预报，我在堪培拉气象台做了整整五年。因为主持天气预报，

要上电视，上广播节目，说起来我也成了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人。更重要的是，我

算是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里头在这气象局唯一做过预报员的。别看预报员小小一职，

看似平凡，其实是要担负很多压力的。澳洲的气象局和中国的气象局不同，除了负责

播报日常的针对于普通群众的天气状况之外，航空、国防等其他很多方面也在管辖之

内，可谓责任重大。在这五年里，我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天气事件，雹暴，大雾，冰灾，

甚至也给澳洲总理导航过，当然这其中也免不了有过很多错误的预测，大大小小，起

起伏伏，直到现在做到澳洲国家气象局的项目主管，一路走来，这里面的艰辛，也只

有我自己知道。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这个位置，很多时候会置身于国际舞台，我必然地会碰到很多常人

所碰不到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疑惑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往往想，我到底

该属于哪一边呢？我的身份该怎么表现？譬如，有一次，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海洋

会议，讨论有关海啸的事情。这是非常正式的会议，两年一次，全球各国都要派代表

参加。我作为澳大利亚国家气象局的代表出席，同次前往的还有澳洲地球科学局的两

个代表和我的另一个同事。当然，这里面，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中国海洋局包括香

港天文台共派去了六个代表。在那里，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座位是紧挨着的。光看

面孔，其他人一定也会认为我是属于中国代表团的，但事实不是，一看我前面的名牌，

才发现我是属于澳大利亚这边的。于是，有点奇怪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一个中国面

孔坐在澳方的位置上，代表澳方和中国协商和洽谈。在这个会议上，新西兰是主席国，

中国和日本是副主席国，所以，中国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而澳大利亚，只是一个

会议成员。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澳大利亚想要争取南太平洋的主动权，就这个会

议来讲，它想成为海啸的控管中心，这样有利于它的政治发展，这是澳大利亚的立场。

但这样一来，必然也会影响到周边各国当然包括中国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合，

我突然发现，立场就决定了一切。不论我的心里是倾向哪一边，不论我是否能理解多

边关系亲疏和利益纠葛，只要我站在了澳大利亚这个名牌的后面，我就必须代表澳大

利亚说话。有时我会想，是不是自己可以保持中立。但往往在那种时候，我已经没有

了自己，因为我的潜意识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在为澳洲政府工作，固然必须为澳方说

话。也许会有无奈，也许会有抵触，但很多时候，我必须要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您

若问我，有没有那么一分钟，哪怕几十秒，我想我能做到中国那边的位置上去？当然

有。但纵然我走过去，用中文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交流，聊聊天气拉拉家常，我还是有

意无意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和他们显得那么熟络，表现得也不是那么亲昵，因为

我知道，虽然可能只是一个位置的距离，但就足够我要跨越千山万水。而又如另一次

去巴厘岛做有关海啸的准备工作的考察，我再次感受到自己的特殊性。印度尼西亚邀

请澳方去他们的海啸控制中心做访问，我作为澳方的官方代表前往。而当他们接待我

们一行人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一行四个人，都是亚洲面孔，说得更形象



点，那就是长得几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却是澳大利亚的代表。他们开玩笑说，以

前接待的澳大利亚人可都不是长的这样，今天的这个会议可真有点特殊。但可以发现，

他们并没有肤色的相近，就降低了这个会议的严肃性。相反的，他们比以往更加重视

了这个会议，热情地接待，严谨地讨论，一切都做的十分周到。他们也许很快便察觉

出这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是中国人，但并不会因为这一点，而觉得你们是为中国说

话。当你表明你的立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加尊重你，敬佩你，因为你是特殊的。他

们会认同这种特殊性。在他们眼里，肤色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代表的立场是哪一

边，代表的官方是哪一个，这些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在这种国际时刻，我尝试

着尽量减少我的个人情绪，尝试着努力克制我的私人情感，这样，我才能更清楚地让

自己知道，我该做什么。

当然，并不是说，我身为中国人，就一定要做跟澳大利亚立场不一样的事。其实很多

时候，每当我以中国人的面貌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时，我感到很自豪。

因为这说明，我在澳洲也能做到有一个体面的立足之地，这是我自身价值的体现，也

是为中国人争光的体现。

如果说到“家”，那么我会说，家当然在澳洲，这里有我的家人，我的工作，我的生

活圈子，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活生生，我不得不承认。但这是我的小家。

说到中国，那是大家，那是我的“根”，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流淌着炎黄子孙血

液的家园，不论我身处哪里，我的心都紧紧系着那里。这两边，不该以一种敌对而又

冲突的状态在我的身上呈现，因为哪一边都是我无法割舍和抛弃的。所以，无论走到

哪里，我都愿做一个特殊的代表，也努力做好一个特殊的代表，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

式，来做一个中国人在澳洲该做的事。


